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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思立祭孔碑，为孔庙记事碑，碑刻记述了元
代孔子嫡系子孙、时任监察御史孔思立到曲阜祭祀
孔子之事。碑文大部分内容都是对孔子的溢美赞
颂之词，实质性内容不多。不过，对碑刻中出现的
官职、官员等关键信息进行提取、分析，可以为研究
元代政治制度提供新的微观视角。

据碑刻记载，后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元廷
下旨修缮曲阜县宣圣庙，“宣圣庙”即孔庙，“宣圣”
是元廷赐给孔子的封号。尽管元朝不是汉族建立
的政权，但其对孔子的尊崇较之历代毫不逊色。原
因不难分析，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历经千余年
的传播、普及，已经渗透到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和
行为方式中，尊孔崇儒成为少数民族政权标榜正
统、统摄人心的必然选择。据史料记载，早在元太
宗时期，蒙古贵族的祭祀活动中就已经出现了儒家
礼仪的内容。此外，元太宗下诏任命孔元措为衍圣
公，令其主持孔林祭祀活动。此后元廷的尊孔政策
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出现摇摆，但在长期的政治实践
中，尊孔崇儒逐渐成为元朝统治者的共识。至元成
宗时期，尊孔崇儒成为国策，各地大兴修建孔庙之
风。元武宗下诏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以
最高祭祀礼仪太牢祀之。元文宗加封孔子父亲叔
梁纥为“启圣王”。至元惠宗时期，即孔思立祭孔碑
竖立的年代，尊孔之风达到极盛，这一点可以通过
碑文中对孔子的大量赞颂之辞得到印证。

据碑文记载，孔思立到宣圣庙祭孔是由其本人

多次上疏才得到批准的，因为祭孔是国之大事，所
以元廷非常慎重，祭孔人选、规模都要仔细斟酌，元
惠宗在多次听取群臣意见后才最终决定由孔思立
代表朝廷到曲阜祭孔。孔思立，孔子第五十四代
孙，时任元朝监察御史，少年时曾在太学游学，后担
任新河县尹，转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监察御史，后
步入中枢担任中书省参知政事，据《阙里志》记述，
孔思立“累官至正奉大夫，中书参政，知经筵事”。
从县尹到帝师，孔思立官运亨通的背后是元廷对孔
氏家族的厚恩优渥。孔思立的情况并非个例，在历
代尊孔崇儒的政治环境下，很多从政的孔氏圣裔在
政坛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往往成为孔氏
家族在统治集团的代言人，为家族争取利益，推动
朝廷“尊孔崇儒”政策的深化。

碑刻记载了众多官员的落款，最后落款的是立
碑人、曲阜县尹孔克钦。据碑刻落款可知，孔克钦
同时还“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奥鲁”涉及元

代独特的“奥鲁制度”，奥鲁，蒙古音译，最初指蒙古
军人家属，后来演变为管理军属、筹办军需的军队
管理机构，在战时起到保障后勤的作用。元代军队
成分复杂，按兵源可以将元军大致分为四类：蒙古
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四类军种来源不同，
管理方式也有所区别，在户籍上，这些出丁从军的
家庭被统称为军户。对于蒙古军户、探马赤军户，
元朝设有奥鲁官进行管理。奥鲁官隶属于各千户、
万户，负责招募兵役、筹备军需，兼管所属军户的婚
姻、民事诉讼等一些日常事务。元朝在汉军也设有
奥鲁官，不过其建制一直在变化，直到至元五年，元
廷才下诏“各路、府、州、司县长次官兼管诸军奥
鲁”，将原属奥鲁官的事务归于地方长官管理，汉军
奥鲁制度才算固定下来。而新附军直到元末也没
有设立奥鲁官。

关于元朝对汉军奥鲁制度的摇摆以及对新附
军奥鲁制度的漠视，有学者认为这是元廷所采取的
民族分化政策，因为奥鲁官负责募兵、管理军备，这
两项职能直接关系到军事力量的强弱，干系重大，
元廷不能将如此重要的官职设置在以汉人为主体
的汉军和新附军的军队中，防止奥鲁官被汉人同
化，削弱元朝军事力量。尽管汉军奥鲁官由地方长
官兼领，职权范围和影响力有所下降，但汉军奥鲁
官作为组织兵员和筹备军需的负责人仍然具有很
大权力，元廷将如此重要的官职封给孔氏家族成
员，可见元廷对于孔氏家族的信任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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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工委根据鲁西南工委的要求，决定组织抗日武
装。1938年2月，耿荆山、王鉴览、翟子超、秦和珍从
自己家或者亲友那里动员人员，捐献枪支，加上地主董
元的一批人，还有一伙土匪参加，一共有了100余人、
40支枪。董元的老师、济宁人陈笃卿从徐州第五战区
弄了一个番号，还从徐州第五战区要来一些面粉、手榴
弹和国民党的军装，在金乡县马庙集合，发动抗日武装
起义，宣布成立第五战区第二游击纵队。陈笃卿任纵
队司令，董元任副司令，马霄鹏任政治部主任，耿荆山
任组织干事，王鉴览任宣传干事，翟子超任民运干事。

但是，游击队内部却闹了起来，王鉴览建议将队伍
拉到群众基础较好的金乡东部打游击；董元和他的老
师陈笃卿分别是正副司令，根本不听王鉴览的意见，直
接把武装拉到金乡西部董元的村里，让游击队保卫他
们的村寨；土匪们不能忍受吃糠咽菜的艰苦生活，坚持
要去西北嘉祥一带的山里打家劫舍；国民党金乡县政
府知道有这样一支队伍，也三番五次派人来收编，想将
之变成国民党县政府的保安队。

经过激烈的讨论，各方仍然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
鲁西南工委和金乡县工委决定解散游击队，各自带枪
回家藏起来，第一次起义失败了。

鲁西南工委看到西部相邻的单县革命形势很好，
就迁到单县东南的张寨村，马霄鹏辞去金乡县工委书
记的职务，先是回家乡鱼台县组织抗日武装，后来又跟
随鲁西南工委来到单县，担任工委宣传部长。

1938年5月，侵华日军进犯金乡，血洗县城，制造
了惨绝人寰的金乡惨案，金乡县工委紧急动员，拉起队
伍抗日，鸡黍镇郭庙村的老乡贤、留着大胡子的“美髯
公”王畏三积极响应，他不仅让儿子王运祥参加游击
队，还从家里和本家族中动员了五支步枪、一支手枪，
交给县工委委员袁汝哲。

他们还收缴了从前线溃退下来的国民党一个排的
枪支弹药，再次宣布起义，建立了金乡县抗日游击队，
大约有50余人。

为了扩大党的影响，县工委在金乡县鸡黍镇的张
寨村举办了一期全县入党积极分子训练班，袁汝哲根
据他在陕北公学学习的材料，编成小册子进行宣传，激
发了训练班同志的抗日积极性。村里的袁文勋等青年
积极报名，参加了游击队。

“豁嘴李”李公俭介绍完金乡的情况，握了握拳头，
坚定地说：“我们已经和金乡方面取得了联系，只等我
们一声号令，就能一起举事！”

一个穷酸小道士，一处祥和
桃花源。小道士玄穹只要一捞横
财，必有天雷劈下，他只能去桃花
源当个俗务道人。这项工作钱少
活又多，担责加背锅，因为桃花源
里住的都是妖怪，鸡毛蒜皮，纷争
不断。有一天，一个巨大的危机
突然降临……

作为马伯庸“见微”历史短小
说系列新作，本书保留了他这些
年来心境变化的痕迹。

本书以优美的文字为读者呈
现了深山老林的奇花异草、珍禽
异兽，也为读者介绍了少数民族
的奇风异俗、美食怪味。

听李公俭介绍完金乡县的情况后，郭影秋点点头，
非常振奋，他问道：“鱼台的情况怎么样？”

李公俭说：“鱼台的情况也不差，抗日武装也拉起来
了！”

鱼台的“党根”是就马霄鹏。马霄鹏是鱼台县谷亭
镇陈丙村人，有个表姑姓胡，她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的
大户人家，嫁到了鱼台万福河边的常李寨村赵家，一连

生了五个儿子，可惜丈夫死得早，她一个人千辛万苦把
五个儿子拉扯大。马霄鹏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毕业后
曾经在济南第一乡师任教，胡表姑就把两个孩子——
次子赵紫生、四儿赵化范先后送到济南第一乡师，跟着
马霄鹏读书。赵紫生、赵化范两个年轻人在济南加入
了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和青年团。

（未完待续）

第十章 鱼台的抗日子弟

《桃花源没事儿》

《月亮粑的故乡》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整理）


